
Medical Science News 3封面2023年 9月 1日 星期五

路桂军：让死亡柔软化
北京某追思堂内正在举办一场特

别的葬礼。仪式庄严肃穆、来宾身穿深

色服装，躺在棺材里的主角在一起一

伏地呼吸。

致辞环节，亲友轮流上台发言。

“认识路老师很久了，经常在一起

聊天，我曾经问他，你一生获奖无数，

最引以为傲的奖项是什么？他说是一

双儿女。”

“特别感谢叔叔伯伯参加我父亲

的葬礼，我父亲是个爱折腾的人，这

是我奶奶的原话，其实我根本就不想

来，但是没办法我是他的儿子，必须

配合他……如果父亲办这个葬礼，是

为了告诉我，总有一天他要离开我，让

我有所准备的话，我可以明确告诉他，

我永远不会准备好。”

这是 2023 清华中元论坛正式开始

前，大屏幕上放映的清华大学附属北

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论

坛主席路桂军为自己举办“生前葬礼”

的视频。

为自己办一场“葬礼”

近日，记者对路桂军进行了专访。

当被问及为何产生给自己办葬礼的想

法时，他回答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将死亡话题拉近自己。生死话

题在我国是相对禁忌、不是绝对禁忌的话

题。都说中国人避讳死亡，其实人们只是

避讳自己的死亡，对于旁人的生死，有时

反而津津乐道。所以死亡话题永远定格在

第三人称，不会在“你我”之间。

路桂军用葬礼把“他死”拉近成“我

死”。他请来了医学、伦理、艺术等领域

的亲戚朋友，希望他们从亲友角度和

所从事专业的角度谈谈自己对“路桂

军死亡”的想法。

第二，建立新的殡葬仪规。路桂军

指出，现有的殡葬仪式流程固定，参加

葬礼的人穿深色服装、表情凝重哀伤，

场地内哀乐婉转凄凉，“这其实没有一

点意义。现在的葬礼是做给活人看的，

而真正的葬礼应该为逝者办。我们应

该让葬礼人性化、人文化，建立新的殡

葬形式”。

第三，亲身体验过死亡后更靠近了

安宁疗护的内核。“你都没有经历过死

亡，怎么进行生死教育？你高谈阔论只

不过是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常年开展

安宁疗护工作的路桂军曾这样被人质疑

过。为了贴近死亡，为了告诉患者自己

有勇气面对死亡，路桂军为自己办了场

生前葬礼，他想对患者说，“在安宁疗护

过程中，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对于年轻人也想给自己办葬礼的想

法，路桂军表示，这并不代表年轻人的死

亡观发生了改变。“只有离死亡特别远

的时候，人们才有这种想法，一旦真的面

临死亡，他们还是会感到恐惧。”

没有人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善终”和“横死”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没

有准备。对死亡有准备时，无论何时死

亡都是善终；没有准备，即便 90岁、100

岁死亡也不是善终。“所以生死教育不

是仅提到死亡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

深入地了解死亡到底是什么。”

全年龄段均需死亡教育

采访中，路桂军表示，全年龄段的

人群都是死亡教育的重点人群。

曾有一个年轻人告诉路桂军，他的

父亲在自己 6岁时因肝脏肿瘤去世。临

终前，父亲的肚子因腹水过多而高高隆

起，于是他问妈妈父亲怎么了。妈妈说：

“爸爸吃了一个坏种子，这个种子在他的

体内不断长大，爸爸就死了。”妈妈本想

教育孩子不要乱吃东西，但这个年轻人

再也不敢吃任何种子，“我直到成年之后

才知道这并不会死人”。

“所以面对生死，避而不谈不对，不

用心、谈得不恰当也不对。面对孩子，

要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解读死亡，

而不是一种恐吓。”路桂军说。

曾有一个 40 多岁的朋友告诉路

桂军，他觉得自己的人生特别“诡

异”。他一直拼命工作，某一年秋天，

他下班后沿着街道慢慢走回家，看着

随风飘下的落叶、昏黄的灯光、车水

马龙的街道感到非常放松，那时他希

望自己能大病一场，可以静下来好好

休息。然而三个月后他被确诊为胰腺

癌晚期，“诡异的是我无法接受这个

事实———我不仅不用工作，连康复的

机会都没有了”。

因此，路桂军指出，在生死教育方面，

成年人要学会做减法，让生活节奏慢下

来，不要一路盯着远方从而忘记自己为什

么出发。“要明白是活得久还是活得好，是

注重生命的质量还是生命的长度。”

路桂军强调，儿童在死亡教育中一

般会扮演两个角色，死亡的当事人和

丧亲家属。在幼年阶段，孩子的人生

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如何让孩子面对

死亡事实，是安宁疗护工作者和家属

需要做的。作为丧亲家属，孩子如何接

受亲人的离世也是一门学问，如果没

有进行恰当的引导，一旦形成生死焦

虑，将影响孩子的一生。

另外，很多老年人到了古稀之年都

会考虑自己的死亡问题，如果他们对

死亡只有恐惧和焦虑，无论何时都无

法善终。经过死亡教育的妥帖处理，老

人自然便会接受死亡，他们的子女也

不会回避父母死亡的结果。

“我希望死亡教育的最终结果是让公

众明白，死亡和失败没有任何关系。我们

要全心全意地接受自己完整的人生，而完

整的人生就包括死亡。”路桂军说。

需加大死亡教育科普力度

“有 46%的患者不知道安宁疗护。”

路桂军说，“我们在求生的路上做了很

多，但对于死亡似乎都选择视而不见。”

路桂军一直以来都在借助传统节

日自带的文化属性进行生死教育的普

及。今年清明节，路桂军及其团队举办

了“爱在清明”生命文化电影会，挑选、

放映了 40 部国内外电影中的死亡场

景，还邀请了导演、编剧、演员和学界

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生死话题。

路桂军认为，现如今国内缺乏正

统、体系化的生死教育，但是影视剧等

领域的作品却处处都充斥着死亡，场

景往往都是电闪雷鸣等，这容易造成

大众对死亡的恐惧以及一种“为什么

是我”的刻板印象。

他认为，应该培养专业的人才，建

立系统化的课程，以接地气的方式让

大众了解、认识死亡。“我们应该把生

死教育从课堂上拉到大众中，把知识

从论坛、专家的口中拉到生活里来，让

死亡问题变得柔软化。”

对此，他建议更多的医生加入到安

宁疗护和生死教育的工作中，因为医

生是接触过生死最多的人，医院也应

承担起更多相关引导责任。

不过，从安宁疗护刚在国内兴起发

展至现在，通过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努

力，国内对安宁疗护的认识有了很大

提高。“最初我在朋友圈里分享安宁疗

护、生死教育的内容，朋友们都以为我

想不开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

大提高，医学手段不断进步，我国呈现

老龄化趋势，因此安宁疗护和死亡教

育已成为刚需，国家已经采取一系列

措施，如安宁疗护试点工作已经开展

到第三期了。不过目前安宁疗护事业

仍需医保制度、法律体系等的保障。

“死亡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不要把

死亡事件灾难化。”路桂军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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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节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传承了敬祖尽孝的中华文明，为国人提供了怀念故人、追思先祖、表达哀
伤的空间。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优雅地老去，又如何从容地离开”成为需要社会广泛思考的重要议题。为了

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死智慧，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由清华大学临床医
学院主办的第三届清华中元论坛在京举办。论坛特别邀请了国内管理学、自然科学、临床医学、生死学、伦理学、哲
学、法学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和诠释新时代中元节的文化内涵和现代意义。

路桂军


